
那时，小小的我还不懂得离别的重量，
总以为您只是像平常一样出远门。直到后来
无数个日子里我推开那道木门，再也无人应
答，我才深知离别的厚重。

记忆中的那个小老头，住在老屋尽头的
一间房间。我每次推开那道木门，总看到他
盯着那本早已翻得皱巴巴的日历。有天放学
早，推开门听见他喃喃地说道：“明天就过小
年咯。”我歪着小脑袋，睁着好奇的双眼看向
他：“祖祖，过年了就要放烟花了吗？”祖祖
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这里把冬至称为过小
年，明天是冬至，要吃汤圆，不放烟花。”七
八岁的年纪，那颗好奇的小脑袋，正是“打

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只记得祖祖说，“吃
了汤圆，团团圆圆，代表来年顺顺利利，平
平安安，像汤圆一样一滚就过”。

于是在这一天，全家齐上阵，准备糯米
面粉，芝麻馅，花生馅，忙得不可开交，没
人搭理我这个小不点。这时候，只有这个小
老头不嫌我烦。我看着大人们，把一大坨糯
米团放在手里，一会儿，一个个圆圆滚滚的
汤圆从她们手里滚进热气腾腾的汤锅里，仿
佛手里有魔法一般。于是，我学着大人的样
子，捏一团糯米面在手里，搓出来却是长条
的，方块的，乱七八糟，大人们都在呵斥我
别捣乱。只有小老头乐呵呵地教我：先把面

团放在手心里揉成圆球，再压扁，用勺子舀
入馅料，用拇指和食指捏紧，再轻轻揉一
揉。经过一段时间的挑战，我们祖孙俩搓了
一些大小不一，甚至露馅的汤圆儿。

如今，时光带走了很多记忆，可是我总
会想起那些丑丑的、格格不入的汤圆，还有
小老头边搓汤圆边祈祷的话，“小涵涵，吃了
汤圆一滚一年”。

小老头啊，又冬至了，您的小涵涵已经
像您手中的汤圆般顺顺利利地滚过了很多很
多年，如今已是一名高中生了。

指导老师：安发光 刘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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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岁
至冬至，朔风裹着冷意漫过窗，却吹不散屋内
揉进烟火之暖。这一日，昼短夜长，却最是藏
得住人间的温柔与团圆，藏得住中华文脉里最
朴素的传承。

冬至夜，是一年中最绵长的寒夜。朔风卷
着寒意叩响窗子，屋内却因一碗普通饺子，漾
开融融暖意。记忆里，奶奶总在这一日早早备
好食材，老榆木案板上，面团被揉得温润如
玉，擀面杖滚过，面皮便如朱淑真笔下“葵影
便移长至日”的圆满，铺展在案头。奶奶的指
尖嵌着岁月的纹路，却能将肉馅与面皮捏合得
恰到好处，褶皱如菊瓣层叠，每一枚饺子，都
是她用半生阅历诠释的“团圆”。

我攥着小面团在案板一角磕绊模仿着，却
总把面皮揉得厚薄不均，奶奶便会笑吟吟地握
住我的手，掌心的暖意透过面团传递。她舀起
满勺肉馅，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旋，饺子边便卷
出均匀的菊瓣纹，而我跟着捏出的“歪瓜裂
枣”，也与她包的漂亮饺子摆得挨挨挤挤，有
种诡异的割裂感却又莫名温馨。

下锅时，沸水咕嘟冒泡，白胖的饺子浮起
又沉下，奶奶用漏勺轻轻推动，防止粘连。出
锅后盛在青花碗里，淋上少许香醋，一家人围

坐桌前。爸爸咬开饺子，汤汁溅在嘴角，妈妈
忙着给我夹馅最多的那个，奶奶则盯着我的
碗，不停说“多吃点”。热气氤氲中，筷子碰
撞声、笑声混在一起，那些褶皱里裹着的，不
只是鲜香的肉馅，更是一家人凑在一起的暖，
是岁月里最踏实的团圆滋润。

我曾不解，为何偏要在这昼短夜长之
日，执着于一碗饺子？奶奶笑着揉揉我的
头：“冬至吃饺，不冻寒耳。这是医圣张仲景
传下的法子嘞，当年他冬至舍‘祛寒娇耳
汤’救民，后人仿‘娇耳’做饺子，既暖身
又念恩。”彼时只当是俗谚，如今方知，这朴
素的饮食习俗里，藏着中国人对先贤的铭
记、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民以食为天”
的烟火温情。

冬至已至，寒夜虽长，然阳气已生。这一
日，我们吃的不仅是一碗饺子或汤圆，更是在
品味千年传承的节气智慧，在守护一份跨越时
光的人间温暖。而这份温暖与智慧，终将如冬
至后的暖阳，驱散寒意，照亮前路，让传统文
化的底色，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生不息，在现
代生活的土壤里愈发繁茂。

指导老师：贺晓月

每年的冬至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但又是
我最期盼的日子，冬至的脚步是裹着糯米香飘
进村子里的。

天刚蒙蒙亮，爷爷就把蒸好的糯米饭倒
进了石臼。木槌“咚咚……”的闷响撞开了
冷雾，我攥着奶奶给的热红薯跑过去时，石
臼边已经围了半个村的人，爷爷的粗布袖口
卷到胳膊时，木槌落下去，糯米团就粘在槌
上扯出白生生的丝，像把冬夜的月光揉软
了。“小丫头来试试？”爷爷把木槌往我手里
塞，沉得我趔趄了一步。糯米饭软得像云，
可一槌下去才知道攒足劲儿往石臼边砸，不
然粘在槌上扯都扯不开。我攥着槌晃了半
天，糯米只塌下去了一小块，奶奶在旁边
笑：“我们贵州的糍粑，要砸得实，粘得紧，
才裹得住一冬的暖。”

爷爷接过槌时，奶奶已经把黄豆和红糖拌
好了，石臼里的糯米被砸得发亮，爷爷揪下一
团，裹上甜香的豆面递给我，指尖刚碰到糍
粑，就被那热乎劲儿烫得缩手，可咬下去的瞬

间，软糯米香裹着极香的黄豆面，甜得能把冷
雾都捂化。正啃着，爷爷突然把槌往石臼里一
插，“来粘福咯。”村里的小娃们都凑过来，把手
中的糍粑往爷爷的木槌上粘，糯软的糍粑扯出
长长的丝，缠在槌上像串起的星子，奶奶说，“冬
至的糍粑粘得越牢，福气越久。”我踮着脚把糍
粑按在槌顶，追着那白生生的丝缠了一圈又一
圈，连风里的冷都变得软和了。

后来奶奶告诉我，那天爷爷天不亮就去山
下买糯米，石臼是太爷爷传下来的老物件，

“冬至的糍粑要砸够三十槌，才接得住来年的
春。”而我粘在槌上的那团糍粑，爷爷回家时
用布包着揣在怀里，说：“小丫头粘的福，要
留到开春。”

今年冬至的雾又要起了，石臼的木槌声该
响了吧？我已经能攥稳木槌砸三下糯米了，只
是总盼着，爷爷还能把我粘在槌上的那团糍
粑，揣进他暖呼呼的怀里。

指导老师：张芳

冬至这一天，天地间仿佛格外吝啬阳光。太
阳早早隐退，余下的是肃杀的白昼和令人缩颈的
寒气。不过，冬深至此，倒似于岑寂中暗暗蓄积着
什么悠长的意味；薄薄的日光淡而无力，却分明
在宣告——数九寒天里，一年中最长的黑夜到
了，新岁的光亮亦已在远处酝酿！老人们低语“冬
至大如年”，那微光里，竟藏着一丝除旧布新的暖
意，如同暗夜里悄然生长的微烛。

“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这句古谚，在阿
婆的絮语中，化作灶台边跳跃的火焰。她粗糙的
手指灵巧地翻动着饺子，每一个褶皱里，都藏着
对远行游子的牵挂。我蹲在一旁，看她将面团揉
得绵软如云，馅料拌得鲜香四溢，仿佛将整个春
天的生机都包进了这小小的面皮里。饺子下锅
时，水花轻溅，如珍珠落玉盘，叮咚作响间，是家
的旋律，是血脉里流淌的温情。

午后，阳光斜斜地穿过老槐树的枝丫，在
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孩子们围坐在堂
前，听爷爷讲述冬至的传说。他指着墙上的年
画，说这是“数九寒天”的开端，是阴阳交替
的节点，是大地在冬眠中孕育新生的序章。他
的声音沙哑却温暖，像一壶温过的老酒，将古
老的智慧酿成醉人的故事。孩子们的眼睛亮晶
晶的，仿佛在黑暗中点亮的星子，传承的火
种，就这样无声地传递。

傍晚，寒星初现，一家人围坐在圆桌旁。
饺子在瓷碗中堆成小山，热气腾腾，香气四

溢。父亲夹起一个，轻轻吹凉，递到我嘴边：
“吃吧，冬至吃饺子，耳朵不冻。”我咬下去，
汤汁在舌尖绽放，是韭菜的鲜嫩，是猪肉的醇
厚，是阿婆的慈爱，是父亲的期许。这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窗外的寒风再猛，也吹不散这
满室的温馨。冬至，不仅是节气的轮回，更是
情感的归巢，是中华文化里“家”的图腾，在
代代相传中，愈发明亮。

夜深了，我倚在窗边，看月光洒在雪地
上，银白一片。冬至的夜，虽长却暖，因为它
承载着千年的记忆，将亲情、传统与希望，编
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游子的心，网住了
文化的根。情暖冬至，传承中华，这暖，是灶
台上的火，是血脉里的歌，是无论走多远，都
能照亮归途的灯。

冬至不过是光阴长河中的一点微小刻度，
却因一场朴素的围聚，一次次亲手的传递，一
次次暖心的咀嚼而被赋予了别样的庄重。所谓传
承，不在金石竹帛，它就藏在我们手上揉捏的掌
温里，藏在厨房蒸腾的雾气中，藏在一家人围食
时嘴角的弧度上；它在时光的冰冷里沉淀下来，
最终化作足以抵御未来所有寒霜的、灵魂深处恒
久的暖意。原来，那些我们共同用手触摸过的、用
口品尝过的温暖仪式本身，就是抵御岁月风霜
最坚固的凭依。

指导老师：徐明菊

冬至的早上，寒气像细密的针，扎得人鼻尖
发紧。但推开家门，厨房的灯光和一阵阵喧响立
刻把寒意挡在门外。今天要遵循老家的习俗——
用一碗碗圆滚滚的汤圆、胖嘟嘟的饺子、香喷喷
的羊肉，把冬至过出满满当当的暖。

汤圆滚出的甜
奶奶先从袋子里倒出一盆白花花的糯米粉，

接着一瓢温水缓缓倒入粉堆，氤氲出淡淡热气。
她的手掌像有魔力似的，轻轻一揉，面粉从松散
变成了有韧性的面团，像一团被揉捏着的云。我
也凑上去，揪起一小块，笨拙地学着奶奶的动
作，手心里揉来揉去，汤圆在掌心里慢慢成形。
搓完打开手，粉屑如初雪般簌簌落下，沾在掌
心，像一场无声的初冬。奶奶笑着念叨：“汤圆要
圆，日子才甜。”

汤圆下锅后，起初一个个沉在锅底，不一会
儿便浮了起来，表面晶莹透亮，像冬日里打碎的
一颗颗小月亮。盛出一碗，咬破一层薄薄的皮，

黑芝麻馅和桂花的香甜瞬间溢出，暖糯的甜顺着
喉咙滑下去，仿佛把整个冬天的寒冷都融化在了
这一口里。

饺子包着的鲜
餐桌上，早已摆开了阵势；桌板上堆成小山

似的面皮，盆里是早已调好的猪肉白菜馅，绿油
油的葱花撒在上面，泛着鲜亮的光。爸爸和妈妈
各包各的，我就在一旁“帮忙”，总把馅放多，
饺皮被撑变了形，妈妈笑着捏起我的小胖饺，放
进盘子里，笑道：没事，这样的饺子煮出来更
鲜。

饺子落入沸水，像一只只小元宝在水面上起
伏。锅盖被热气顶得微微抖动，香气也随着蒸汽
翻涌出来，屋子里渐渐弥漫着温暖的味道。夹起
一个咬开，鲜汁在舌尖爆开，那一刻鲜美直抵心
底，连眉毛都要抖动一下。一家人围坐在餐桌
旁，有说有笑，仿佛把冬至的热闹都包进了这碗
碗热腾腾的饺子里。

羊肉煲出的暖
傍晚时分，厨房的砂锅盖被热气顶得“哒”

地一声轻响，爷爷的羊肉煲好了。白萝卜吸满了
汤汁，变得晶亮透彻；羊肉被炖得酥烂，筷子轻
轻一戳就分散。乳白色的汤面上飘着零星的香菜
碎，汤气里带着肉的温醇。

舀一碗热汤，轻轻啜一口，暖意像泉水一样
从喉咙直坠到胃里，顺着血液流遍四肢，寒意在
体内一点点退散。爷爷呷着小酒，慢悠悠地说：

“冬至吃羊肉，冷天不冻手，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
法子，既暖身又暖心。”他的眼角堆着微笑，声音
里有岁月的温度。

冬至的夜，在汤圆的甜，饺子的鲜，羊肉的
暖里，变得格外温柔。这冒着热气的吃食，是节
日气的仪式，更是家人围坐的烟火气，把寒冬焐
得温热，也把幸福，细细炖进了岁月里。

指导老师：胡东慧

冬至那天，窗外的冻雨淅淅沥沥地下
着，好冷啊！“冬至到，南馄饨，北方饺；暖
暖和和吃一碗，保你耳朵冻不掉……”一大
早，妈妈就哼着歌谣，在厨房里忙开了。我
凑近一看，哟，今天包饺子！

妈妈把新鲜的猪肉剁成细腻的肉末，“咚
咚咚”的剁肉声混着外婆切葱花的“沙沙”
声，汇成了一首动听的交响乐，美妙极了。
外婆把翠绿的荠菜切碎，和肉末、葱花一起
放进盆里，加上调料，不一会儿，就把包饺
子用的肉馅拌好了。

接下来就是包饺子，我迫不及待地拿
起一张圆圆的面皮，舀了一大团肉馅放
在面皮中间，将面皮拢圆捏紧，可任我
怎么使劲，面皮都合不拢。一旁的妈

妈哈哈大笑：“傻孩子，面皮要沾水才能
捏拢。”啊，原来是这样。我赶紧接了一
碗清水，往面皮上抹了好几道水，这下好
了，整个饺子黏糊糊的，已经不成形了，
没办法，我只好把它捏成了“烧卖”。包
饺子太难了，我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外
婆 似 乎 看 出 了 我 的 心 思 ， 笑 着 对 我 说 ：

“包饺子要有耐心，慢慢学，来，外婆教
你。”外婆手把手教我控制肉馅的量，教
我怎么捏紧饺皮的边缘，怎么捏出褶皱，
捏出饺子的造型，虽然我老是出错，包出
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但我不再
着急，一次、两次、三次……当我终于包
出一个鼓鼓囊囊、像月牙一样的饺子时，
心里美滋滋的。

中午，一家人围在火炉旁，吃着热乎乎的
饺子，话着家常，窗外的冻雨还在下，家里却暖
融融的。妈妈说：“你看，冬至再冷，一家人团圆
的温暖能驱散寒气；包饺子再难，坚持下去就
能学会。这就是‘冬至阳生春又来’这句诗告诉
我们的道理，再冷的天也会变暖，再难的事，努
力坚持，就一定能做成。只要心怀希望，美好就
会慢慢到来。”

我吃着自己包的饺子，忽然就读懂了这
句诗。原来它不只是说季节的变化，还藏着
生活的小智慧：遇到困难别放弃，坚持下
去，就能收获惊喜，就像冬至过后一定会迎
来美好的春天一样。

指导老师：卢剑秋

清晨，我刚从睡梦中醒来，只听见风
裹着雪拍打着窗棂，发出“沙沙”的声响。
看向窗外，大地仿佛穿上了一身洁白的衣
裳。推开窗户，寒意像极了一个冻僵了的小
野猫，“嗖”地一下，钻进了我的怀里，冷得
我直打哆嗦，我赶紧关上窗。

厨房，是冬天家里最为温暖的地方，锅
里奔腾的热气，总能把冬天的寒意散去一大
半。打开房门，一股香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寻着香气来到厨房，发现妈妈在揉面团，
那白白的面团深深吸引了我。妈妈看我起床
了，喊道：“快来一起包饺子啊！”听到“饺
子”这个词，我眼睛一亮，因为我最喜欢吃
饺子了，我赶紧洗手，来到厨房跟妈妈学起
了包饺子。

我拿起一块小面团，揉啊揉，不一会儿
就把面团揉成了小圆球，然后再把圆球擀成
了小薄片，放入妈妈提前做好的馅儿，再把
薄片合拢，捏成小月牙，一个饺子就做成
了。但是，我包出来的饺子不是这里漏就是
那里漏，妈妈看见后说，压面时要平，不能
一点儿厚一点儿薄。按照妈妈示范的方法，
我重新包了一个饺子，果然不漏了，不一会
儿，我们就包了满满的一盘饺子。

最有趣的要算煮饺子了，我把饺子一个
一个有序放进锅里。一开始，饺子像一只只
温驯的小羊羔，蜷缩在“羊圈”里一动不
动，随着锅里的水温不断上升，一个个饺子
争先恐后地冲向水面，锅中间的饺子还跟着
开水流动的方向翩翩起舞，大概过了六七分

钟的样子，香喷喷的饺子就煮好了。
我把饺子盛到碗里，端到桌上。我们一

家人围坐在餐桌边上吃饺子，看着这些白白
胖胖的小月牙儿，我忍不住咬了一口，汤汁
在嘴里迅速散开来，一股暖意瞬间流向全身
的每一个毛孔，就像阳光照进冬天的每一个
角落。

今天是冬至。听爸爸说，冬至是一年当
中白昼时间最短、夜晚时间最长的一天。冬
至过后，春天就不远了。所以，冬至也承载
着人们对美好的期待。

此刻，虽然窗外大雪纷飞，但饺子里流
淌着的香甜汤汁，把冬天变得无比的温暖。

指导老师：文兴艳

冬至像枚温润的印章，落在岁时的扉页
上，晕开一室烟火。清晨的阳光裹着薄凉的
风溜进窗棂时，厨房里已经漾开了面粉的甜
香——这是冬至独有的信号。

记忆里的冬至，永远和“家的味道”拴
在一起。妈妈总比闹钟醒得早，面盆里的面
团在她掌心反复揉搓，渐渐变得软润光洁；
擀面杖起落间，一张张圆薄的饺子皮像浸了
月光似的，整齐叠在青花瓷盘里。爸爸站在
菜板旁剁馅，猪肉的鲜裹着葱姜的辛辣，混
进切碎的嫩韭菜里，香得我和姐姐没穿拖鞋
就扒着厨房门凑了过去。

我们踮着脚抢过饺子皮，有模有样地学
着大人包饺子。我们包出来的饺子形状各

异，有的像小包子，有的像一朵花，有的
像小元宝等。爸妈看着，笑得合不拢

嘴，连窗台上的吊兰都跟着晃了晃
叶子。

等案板摆满歪七扭八的“小元宝”，妈妈
掀开锅盖，沸水“咕嘟咕嘟”翻着花，饺子
被挨个赶进锅里。白汽裹着香往门缝钻，我
和姐姐趴在灶台边数“翻肚皮”的饺子；等
妈妈用漏勺舀起第一碗，晶莹的饺子沾着水
珠滚进瓷碗，咬开时韭菜的鲜裹着肉香漫
开，烫得我直哈气，却舍不得松口。没一会
儿，一大盘饺子见了底，连碗边的醋汁都被
我舔得干干净净。

窗外的风还在摇着窗棂，可冬至的寒早
被这盘热饺子焐化了。原来冬至从不是孤独
的冷，是家人围坐的暖，是揉进面皮里的细
碎牵挂，是咬开饺子时，裹在烟火里的稳稳
团圆。在冬至的夜晚，愿我们都能怀揣着希
望与温暖，与家人相伴，与时光对饮，静候
春天的到来。

指导老师：陈兴利

去年冬至的晨雾里，我攥着沾面粉的手蹲
在奶奶脚边——瓷盆里的面团软得像云，竹篦
子上的饺子却歪歪扭扭，有的露了馅，有的塌
了腰。那时我只当这是“帮倒忙”的趣事，如
今才懂，那案板上的褶皱里，藏着冬至最暖的
传承。

天刚擦黑，厨房里的蒸汽就裹着姜葱香漫
了满院。奶奶的老花镜滑在鼻尖，手指却像长
了眼，捏出的饺子边棱匀得像折好的纸。我抢
过擀面杖，把面团擀成厚薄不均的“地图”，
包馅时又把韭菜挤得满案板都是。“别急。”奶
奶按住我的手，指尖的温度裹着面香，“冬至
的饺子要藏住‘气’——就像日子，慢一点才
暖。”她教我捏“麦穗褶”：拇指推，食指勾，
三折一绕，歪歪的饺子竟也立住了。窗外的风
卷着碎雪拍窗，锅里的沸水却滚得热闹，饺子
浮起来时，奶奶往我碗里塞了勺醋：“冬至吃
饺，耳朵不冻。更要记得，这是老辈传下的
暖，得接住。”我咬开饺子，汤汁烫得舌尖发

麻，心里却忽然亮堂——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晚
饭，是把“团圆”包进面皮里，把“念想”煮
进沸水里。

饭后我翻出奶奶的旧照片，看见20年前
的冬至，年轻的她也是这样，蹲在太奶奶脚边
学包饺子。照片里的竹篦子上，同样摆着歪扭
的饺子，像一串憨拙的月亮。原来传承从不是
轰轰烈烈的仪式，是一双手教另一双手捏褶
子，是一碗热饺接一碗热饮，把冬至的暖，从
旧年递到新年。

今年的冬至，我站在案板前，指尖熟练地
绕出麦穗褶。竹篦子上的饺子整整齐齐，像一
排小小的灯笼。蒸汽漫上窗玻璃，我忽然看见
去年那个沾着面粉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
从蹲在长辈身边的学习者，变成能把暖递出去
的人。冬至的夜最长，可饺子里的光，能把往
后的日子都焐得滚烫。

指导老师：尚云飞

早晨推开窗，霜气如碎玉般落在肩头，
寒意浸骨却不刺骨——老人们总说“冬日一
阳生”，这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竟然
有着最温柔的新生密码。“冬至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在耳畔回响，奶奶总打趣
说这是长辈骗小孩吃饭的巧思，可那蒸腾的
热气里，分明裹着对阳生萌生的满心期盼。

小学时总是不懂，为什么最冷的时节偏
要称“阳生”？后来在古籍里读到“日南至，
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才懂古人早已从日
影的微末变化中，捕捉到天地的玄机：冬至
的夜虽长，却是此后逐渐缩短的开端，正如
杜牧笔下“他乡正遇一阳生”，即便身在天
涯，也能从光影流转中触到时光回暖的轨迹。

院里，冬至物候间藏着“藏”与“生”
的默契。老梅树褪去繁叶，花苞在枝丫间悄
悄蓄红，恰应朱淑真“梅花先趁小寒开”的
诗意，只待一场雪落就绽放暖意；屋檐下麻
雀啄食的蓬松绒毛，是抗寒的铠甲，也是迎
阳的准备；墙角苔藓在薄冰下凝着深绿，将
最后一丝湿润酿成来年生机。奶奶扫着阶前

的霜雪说：“霜是土地最好的棉被，好让阳气
慢慢钻出来。”“冬至冷，明春暖得早”的老
话，道尽万物蛰伏的智慧——最冷时刻恰是
新生序章。

奶奶总说“冬至大如年”，这天要祭祖、
包饺子，还要给我缝绣有太阳纹的大棉袜，
针脚细密如时光纹路：“穿了冬至袜，冻不着
脚丫，还能跟着阳气长个儿。”这些细碎习俗
里，藏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他们把希望
揉进汤圆、包进饺子，让冬至成为连接过往
与未来的纽带。

这样的日子最适合围炉读诗。白居易的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让我
想起了奶奶给我下汤圆，在我手心画太阳，
念叨祝福，香甜混着柴火气烘暖寒夜。

冬至的寒，冻不死种子的梦，却让它在
泥土里扎下深根，静静等待春阳唤醒的那一
刻——这“一阳生”的暖意，早已刻进我们
的生命里。

指导老师：尚云飞

“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
猪狗……”当《数九》歌在大街小巷被孩子们
唱响时，日历被翻到了中国二十四节气里最厚
实的一页——冬至。

从周公测影到 《太初历》 将冬至定为岁
首；从汉唐祭天，到宋明祭祖，它陪着华夏民
族走了三千年。它让北方人吃饺子，让南方人
吃汤圆，让岭南人“围炉”，也让云贵高原的
人——尤其是我们贵州人。把这一年里最绵长
的思念，蒸进一笼笼糯米饭、腌进一坛坛酸汤
里。

于是，当北风翻过乌蒙山，当雾气环绕赤
水河，贵州的冬至便带着山地的棱角与苗寨的
银饰，叮叮当当走来了。在15年前，家家户
户在冬至这天都会祭祖——把最好的熏腊肉、
糯米饭、鱼肉等菜肴摆在祠堂。午后，家家都
会打糯米糍粑，热喷喷，雪白白的糍粑裹满了
豆粉与芝麻，诱着人忍不住一口咬下，它的香
味是我至今都藏在记忆里的味道。傍晚，大人
们开始将清晨杀的“冬至猪”分块，外婆一
块，二伯一块……而我也明白，这分的并不是
猪肉，而是人情味。

后来，4G、5G像山里的高速公路，一条
条钻进了大山，大山的秘密被窥探，外来人逐
渐爱上了这里的习俗，并享受着当地人的热
情。贵州人民的歌声传到了哈尔滨的中央大
街，酸汤鱼的滚烫，隔着屏幕都能烫到网友的
舌尖。贵阳城里的“冬至科普馆”，无数人争
相体验贵州冬至，而我心念的糯米糍粑也被送
进了直播间“三，二，一，上链接！”儿时味
道，一秒售罄。

可不管屏幕有多亮，当夜晚回到大山深
处。炉边一坐，火柴一响，老人们还是会把最
小的孩子拉到膝边教他伸出手指“一九二九
……”

当北风再次掠过乌蒙山，当万家灯火与北
斗卫星同时亮起。贵州冬至变成了一张邀请函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身处何方，来贵州
吧。乌蒙山与梵净山并肩，赤水河与北盘江携
手，贵州儿女与全国人民一起迎冬至，过新
年，共举一碗酸汤，同喊一声“冬至阳生，未
来已至！”

指导老师：安发光 张桂碧

冬至赴佳宴
瓮安第二中学高一（25）班 兰钰婷

在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中，冬至以其独特的文化韵
味和温馨的家庭氛围，成为了冬日里一抹不可多得的温情。
冬至，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标志着一年中最长的夜晚和
最短的白昼的到来，更是一个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情
感的节日。

本期写作营，黔南的中小学生们用文字记录了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情暖冬至，
弘扬传统”的美好愿景。在他们的文字里充满着情暖人心，
弥漫着家的味道。

藏在烟火里的传承与温暖
福泉市高级实验中学高一（11）班 陈光颖

冬至的糍粑粘住了冬夜
福泉市高级实验中学高一（1）班 罗语琪

舌尖上的冬至
瓮安第九中学715班 石镜琳

那天，我读懂了那句诗
福泉市第二小学三（7）班 卢文天一

冬至包饺子
福泉市第二小学五（3）班 朱一维

冬至一阳生，万物待新生
福泉市第三中学七（9）班 李荣张

情暖冬至
福泉市第二小学五（1）班 马思瑞

饺子里的光
福泉市第三中学七（9）班 金先惠

冬至烟火暖人间
福泉市高级实验中学高二（2）班 罗燕

冬至已至，故人未归
瓮安第二中学高一（19）班 罗芷涵

本报记者 紫史嫣然 整理


